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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灰鹦嘴鱼(Chlorurus sordidus)是一种先雌后雄的性逆转鱼类, 在珊瑚礁生态系统中具有较高丰度, 具有产卵

集聚特性, 易被过度捕捞。为了深入了解灰鹦嘴鱼的繁殖生物学特征, 本研究团队于 2020 年 7 月和 2021 年 4 月以

潜水捕捞作业的方式从永乐环礁和美济礁采集样本, 速冻后带回实验室进行解剖与分析, 对灰鹦嘴鱼的体长及体

重特征、性比、性逆转体长、成熟系数、卵径特征和繁殖力等生物学特征进行分析, 旨在更好地保护和管理这一

珊瑚礁特色鱼类。研究结果表明, 灰鹦嘴鱼雄性体长和体重显著大于雌性, 永乐环礁和美济礁样本的体长-体重关

系无显著差异, 分别为 W=9.67×10–5×L2.809 和 W=7.27×10−5×L2.877。永乐环礁和美济礁雌雄性比差异显著, 分别为

1.33∶1 和 6.33∶1; 永乐环礁 50%性逆转体长较美济礁为小, 分别为 151.60 mm 和 174.37 mm; 两地雌性性腺 III

和 IV 期的成熟系数差异不显著, 永乐环礁分别为 1.74±1.07 和 2.87±0.56, 美济礁分别为 1.86±1.12 和 2.77±1.12; 卵

径频率分布均为连续分布型, 证实灰鹦嘴鱼为典型的分批繁殖鱼类; 美济礁的繁殖力及体长和体重的相对繁殖力

均显著大于永乐环礁(P<0.05), 美济礁的繁殖力及体长和体重的相对繁殖力分别为(82941±42544) eggs、(545.59±      

274.24) eggs/mm 和 (693.52±332.85) eggs/g, 永乐环礁分别为 53540±45449) eggs、328.20±212.69) eggs/mm 和

442.80±167.44) eggs/g; 美济礁的繁殖力与体长及体重无显著相关性 (P>0.05), 而永乐环礁却呈显著正相关性

(P<0.05)。研究结果表明, 捕捞压力使灰鹦嘴鱼的基础生物学特征产生明显的可塑性变化, 特别是性比和繁殖力, 

均达到了显著性差异。本研究结果可以为鱼类可塑性研究提供基础参考, 同时也为岛礁的生态修复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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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嘴鱼科(Scaridae)隶属于鲈形目(Perciformes), 

隆头鱼亚目(Labroidei), 目前已知有 2 亚科 10 属

99 种[1]。绝大部分鹦嘴鱼(parrotfish)会发生性逆

转 , 从雌性转变为雄性 , 在早期一般为红褐色

(雌), 终期呈现蓝绿色(雄)较多。鹦嘴鱼是一类栖

息于热带和亚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鱼类, 广泛

分布于印度-太平洋水域 , 栖息水深一般不超过

25 m[2]。鹦嘴鱼是珊瑚礁渔业中的重要目标物种, 

占珊瑚礁渔业比例高达 20%以上[3-6], 在西沙海域, 

笔者调查发现这一比例甚至高达 40%。鹦嘴鱼具

草食性特性, 使其拥有下行控制珊瑚礁中藻类的

能力, 从而促进珊瑚的附着和生长[7-8]。同时鹦嘴

鱼的存在极大促进了珊瑚礁在飓风、大规模白化

等事件中的恢复能力 [9] 。灰鹦嘴鱼 (Chlorurus 
sordidus)是珊瑚礁生态系统中丰度较高的珊瑚礁

鱼类之一, 丰度可达到每 100 m2 4~18 尾成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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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鹦嘴鱼是重要的渔业捕捞物种, 广泛分布于印

度太平洋海域[11], 其性成熟早, 1~2 龄就可以性成

熟, 生长快, 寿命短(一般 8~9 年), 繁殖力高且繁

殖时间长[12]。灰鹦嘴鱼存在产卵集聚的现象, 从

而容易被过度捕捞[13]。 

过度捕捞导致鱼类群落的营养生态位下降, 肉食

性鱼类急剧减少, 捕捞转向植食性和杂食性[6,14-15]。这

一转变进一步增加了鹦嘴鱼在渔业中的重要性[16], 

同时人类对鹦嘴鱼的开发利用逐年增大, 不可避

免出现了如何保护和管理其资源的问题[17]。生活

史特征参数是理解和预测鱼类种群动态的关键因

子, 这些信息是渔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8]。繁

殖生物学是生活史参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渔业

补充量计算的主要和关键参数。 

鹦嘴鱼属于典型的珊瑚礁鱼类, 有关其研究, 

国外做了大量工作, 甚至形成了相关专著[19]。然

而国内对这一类群的研究较少[20-23]。我国南海的

珊瑚礁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退化[24], 灰鹦嘴鱼的

基础生物学研究有利于对这一退化生态系统修

复。本研究选取具有捕捞差异的区域研究灰鹦嘴

鱼的繁殖生物学, 一是对其基础生物学进行补充

研究; 二是探讨捕捞差异对其繁殖特征的可塑性

影响。本研究结果旨在为其渔业资源的保护和管

理提供基础数据, 并为今后珊瑚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永乐环礁(16°25ʹN~16°36′N, 111°34′E~111°48′E)

是永乐群岛的主体, 位于中国西沙群岛西部岛群

核心区, 是典型的珊瑚环礁, 也是西沙群岛面积

最大的环礁。环礁东北—西南长 24 km, 南北宽

17 km, 水深 40 m 左右, 潟湖面积 187.22 km2, 总

面积 274 km2(不含金银岛礁盘)。环礁由 13 个岛

屿组成, 其中晋卿岛、鸭公岛、甘泉岛、银屿等 9

个岛屿为有人岛礁 , 晋卿岛是永乐环礁的主岛 , 

是 永 乐 群 岛 的 行 政 中 心 。 美 济 礁 (9°54′N ､

115°32′E)位于南沙群岛中东部海域, 属于典型半

封闭环礁, 东西长约 9 km, 南北宽约 6 km, 瀉湖

环礁内水深 20~30 m, 礁坪面积 14.69 km2, 潟湖

面积 30.62 km2, 环礁总面积约 56.6 km2。 

1.2  调查方法与生物学测量 

灰鹦嘴鱼样本分别采集于西沙永乐环礁和南

沙美济礁, 西沙永乐环礁 2020 年 7 月份样品是直

接购买渔民捕捞渔获(48 尾), 2021 年 4 月份样品

是雇佣渔民水下无选择潜水捕捞获得(28 尾), 南

沙美济礁样品是 2020 年 7 月雇佣渔民水下无选择

潜水捕捞获得(44 尾)。共采集 120 尾样本, 其中

永乐环礁 76 尾, 美济礁 44 尾。采集到的样本马

上速冻, 2020 年 7 月份样品是经科考船“南锋号”

带回实验室, 2021 年 4 月份样品是租用琼万渔

70169 远洋渔船捕捞并带回实验室。样品在实验

室进行生物学测量和解剖, 体长精确到 1 mm, 体

重和性腺重精确到 0.01 g。性腺发育期采用 ~Ⅰ Ⅰ

级性腺成熟度划分标准, 规定性腺发育期达 III 期

及以上个体为性成熟; 摄食等级采用 0~4 级划分

标准[25]。两性及区域体长分布是否存在差异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test (K-S test)来检验。体长

和体重关系采用幂指数拟合, 公式为: W=aLb, 式

中 W 表示为体重(g), L 表示为体长(mm), a 为生长

的条件因子, b 为幂指数。用协方差检验判定不同

区域的体长和体重关系的差异性。以人口密度、

距市场距离及大陆距离来定义不同岛礁的捕捞强

度[26], 根据地理位置, 永乐环礁(300 km)距离海

南岛的距离显著的小于美济礁(1128 km), 因此永

乐环礁的捕捞强度大于美济礁。 

1.3  繁殖 

性别鉴定 , 雌性个体较小 , 体色为红褐色 , 

雄性个体较大, 体色为蓝绿色(图 1), 同时解剖进

一步确证并读取发育期。卡方检验用于检验雌雄

性比是否偏离 1∶1[27], 显著性水平为 0.05。 

成熟系数(GSI)的计算公式为: GSI=(性腺重/

净体重)×100, 其中净体重为去内脏体重。 

将鱼的体长划分为 10 mm 的区间来计算 50% 

(L50)的性逆转体长, 以 Logistic 方程拟合各体长

区间雄性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P=100/{1+exp[−a×(L–L50)]} 

式中, P 代表雄性百分比(%), L50 为 50%性逆转体

长, a 为参数。 

卵径测量: 随机选取性腺发育期为 IV 期的一

部分卵巢, 放置于培养皿中打散铺匀, 在解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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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灰鹦嘴鱼的雌(上)、雄(下)照片展示 

Fig. 1  Photo display of female (above) and male (below) grey 
parrotfish Chlorurus sordidus 

 
下采用 Leica ICC50W & ICC50E 拍照系统对其拍

照, 然后用 FishBC 3.0 软件对所拍照的卵母细胞

进行卵径测量。 

繁殖力的计算采用质量法, 对准确称重后的

性腺发育期为 III 和 IV 期的卵巢, 随机称取 0.5 g

卵, 并计数所有卵黄的卵母细胞, 计算其繁殖力。

相对繁殖力是指繁殖力与体长或者净体重的比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长-体重分布特征 

永乐环礁和美济礁样本的平均体长和体重均

表现为雄性显著大于雌性(P<0.05), 而两地的雌

性平均体长和体重及雄性的平均体长和体重均没

有显著差异(P>0.05)(表 1)。从体长分布来看, 永乐

环礁和美济礁雌雄体长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

(P<0.05) (图 2)。 

2.2  体长-体重关系 

永乐环礁和美济礁样本的体长-体重关系分

别是 W=9.67×10–5×L2.809(R²=0.948)和 W=7.27×10–5× 

L2.877(R²=0.917)(图 3)。协方差检验表明, 两区域

的体长-体重关系无显著差异(P>0.05)。 

 
表 1  灰鹦嘴鱼的体长和体重分布特征 

Tab. 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Chlorurus sordidus 

地点 site 项目 item 数量 number 

体长/mm body length 体重/g body weight 

均值 mean 范围 rang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均值 mean 范围 rang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永乐环礁 雌性 female 21 152.29 103–207 36.14 144.64 28.72–331.01 88.13 

Yongle Atoll 雄性 male 55 193.53 137–250 23.55 269.43 107.12–594.49 98.16 

美济礁 雌性 female 38 152.38 126–176 11.03 139.24 80.40–190.80 26.66 

Meiji Reef 雄性 male 6 185.91 172–197 10.26 261.52 208.56–331.47 48.76 

 

 
 

图 2  灰鹦嘴鱼的雌雄体长分布 

Fig. 2  Male and female body length distribution of Chlorurus sordi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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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灰鹦嘴鱼的体长-体重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Chlorurus sordidus 

 

2.3  性别比例 

2020 年 7 月永乐环礁渔业捕捞的灰鹦嘴鱼

雌、雄比为 0.12∶1, 不符合 1∶1 的理论性比

(P<0.05), 性比显著偏向大个体的雄性 , 这说明

潜水渔业捕捞选择性较强, 以捕捞大个体灰鹦嘴

鱼为主; 2021 年 4 月永乐环礁灰鹦嘴鱼雌、雄比

为 1.33∶1, 符合 1∶1 的理论性比(P>0.05), 这一

性比能够反映水体中的雌雄性比; 2020 年 7 月美

济礁灰鹦嘴鱼样本的雌性比例显著高于永乐环礁, 

雌、雄比为 6.33∶1, 不符合 1∶1 的理论性比

(P<0.05)。 

2.4  性逆转体长 

永乐环礁和美济礁的 50%的性逆转体长分别

为 151.60 mm 和 174.37 mm (图 4), 美济礁较永乐

环礁性逆转体长要大, 说明美济礁雌性个体要长

到更大后才会性逆转。 

 

 
 

图 4  灰鹦嘴鱼性逆转的逻辑斯蒂曲线 

Fig. 4  Logistic curve of sexual change percentage of Chlorurus sordidus 
 

2.5  成熟系数 

永乐环礁和美济礁的雌性 III 期和 IV 期的成

熟系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永乐环礁雌

性 III期个体共有 9 尾, 成熟系数为 0.24~2.88, 均

值为 1.74±1.07; 美济礁雌性 III 期个体共有 14

尾 , 成熟系数为 0.40~3.40, 均值为 1.86±1.12; 

永乐环礁雌性 IV 期个体共有 9 尾, 成熟系数为

1.5~3.34, 均值为 2.87±0.56; 美济礁雌性 IV 期个

体共有 22 尾 , 成熟系数为 1.00~5.05, 均值为

2.77±1.12。 

2.6  卵径特征 

随机在永乐环礁和美济礁样本中各挑选 1 尾

性腺发育期为 IV 期的个体进行性腺的卵径测量, 

其中永乐环礁灰鹦嘴鱼的卵径范围为 0.129~ 

0.621 mm (202 eggs), 平均卵径大小为 (0.388±   

0.096) mm; 美 济 礁 灰 鹦 嘴 鱼 的 卵 径 范 围 为

0.178~0.617 mm (183 eggs), 平均卵径大小为(0.377± 

0.106) mm。卵径频率分布显示, 永乐环礁和美济

礁灰鹦嘴鱼的卵径频率分布均为连续分布型(图

5), 说明灰鹦嘴鱼为分批繁殖鱼类。 

2.7  繁殖力 

研究共获取了 43 尾性腺发育期达到 III 期和

IV 期的灰鹦嘴鱼性腺, 其中永乐环礁 16 尾, 美济

礁 27 尾, 计算了所有个体的繁殖力。永乐环礁灰鹦

嘴鱼繁殖力为 9017~141513 eggs, 平均为 (53540±  

45449) eggs; 体长的相对繁殖力为 54.65~725.71 

eggs/mm, 平均为 (328.20±212.69) eggs/mm; 体重

的相对繁殖力为 67.19~686.62 eggs/g, 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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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80±167.44) eggs/g。美济礁灰鹦嘴鱼繁殖力为

32200~229908 eggs, 平均为(82941±42544) eggs; 体

长的相对繁殖力为 206.93~1431.74 eggs/mm, 平

均为(545.59±274.24) eggs/mm; 体重的相对繁殖力为

236.39~1596.81 eggs/g, 平均为(693.52±332.85) eggs/g。

美济礁的平均繁殖力、体长和体重的平均相对繁

殖力均显著大于永乐环礁。 

永乐环礁灰鹦嘴鱼的繁殖力(F)与体长(L)､

体重(W)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美济礁灰鹦嘴鱼

､的繁殖力与体长 体重均无相关性(P>0.05) (图 6)。 
 

 
 

图 5  灰鹦嘴鱼的卵径分布频率 

永乐环礁: 体长为 185 mm, 体重为 198.41 g; 美济礁: 体长为 147 mm, 体重为 141.94 g. 
Fig. 5  Oocyte diameter-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Chlorurus sordidus 

Yongle Atoll: body length is 185 mm, body weight is 198.41 g; Meiji Reef: body length is 147 mm, body weight is 141.94 g. 
 

 
 

图 6  灰鹦嘴鱼繁殖力(F)与体长(L)和体重(W)的相关性 

Fig. 6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dy length(F), body weight(L) and fecundity(W) of Chlorurus sordidus 
 

3  讨论 

灰鹦嘴鱼是一种性逆转的鱼类 , 先雌后雄 , 

导致了其性比偏向于雌性 [28]。这与传统性比为

1∶1 的理论值有明显差异, 但是与本研究的结果

完全一致。其他鹦嘴鱼类也显示雌性比例高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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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现象, 如三棘鹦嘴鱼(Scarus trispinosus)的雌

雄性比为 8∶1[6], 截尾鹦嘴鱼(S. rivulatus)的雌雄

性比为 2.49∶1[2], 拟绿鹦嘴鱼(C. capistratoides)

的雌雄性比为 1.95∶1~2.26∶1[29]等。小个体鱼类

一般比大个体鱼类的数量要多, 灰鹦嘴鱼的雌性

比雄性小, 同时大个体雄性鱼类的自然死亡率和

渔业死亡率均比小个体雌性大, 因此性比偏向于雌

性[29]。本研究发现捕捞压力高的永乐环礁雄性比

例较捕捞压力低的美济礁明显高, 这一结果与钝

头鹦嘴鱼(S. rubroviolaceus)表现较为一致的规律, 

捕捞压力高的 Oahu区域的雌雄性比为 2.3∶1, 显

著小于捕捞压力低的区域的雌雄性比为 4.5∶

1[30]。渔业导致了大个体雄性的死亡率显著增加, 

而先雌后雄性逆转鱼类正常情况下, 雄性个体的

存在会抑制雌性个体向雄性个体的转变, 雄性个

体由于捕捞数量的下降, 从而减弱了这一抑制作

用 , 而促进了大量的雌性个体转化为雄性个体 , 

增加了雄性个体的比例[30]。以上的研究表明雄性

死亡率的增加会导致性逆转提前发生, 从而影响

性比组成。Gust[31]对灰鹦嘴鱼不同生境的研究证

明了这一观点, 外礁盘区(outer shelf)雌雄性比为

1.48∶1, 显著小于中礁盘区(mid-shelf)雌雄性比

为 4.75∶1, 通过研究表明, 外礁盘区的死亡率显

著大于中礁盘区, 而高的死亡率降低了性逆转个

体大小, 从而有更多的雌性转变为雄性。 

以上研究也表明, 渔业或者死亡率的增加会

导致灰鹦嘴鱼的性逆转提前, 性逆转个体变小。

笔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Taylor[32]对一种

鹦嘴鱼(Chlorurus spilurus)的研究表明, 渔业压力

大时, 会导致其性比发生变化, 性逆转个体会显

著变小等可塑性现象。Barba[11]对网纹鹦嘴鱼(S. 
frenatus)和灰鹦嘴鱼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 死

亡率高的外礁盘比死亡率低的中礁盘性逆转个体

体长要小。渔业影响了鹦嘴鱼的绝对丰度和种群

结构, 减小了其平均个体大小, 从而导致了性逆

转个体变小[33]。鱼类的繁殖投入与个体大小是成

超比例的增加关系, 即大个体对繁殖的贡献显著

大于小个体[34]。渔业捕捞主要是对灰鹦嘴鱼雄性

个体影响较大, 雄性个体显著减小, 繁殖投入也

显著减少, 为保障繁殖成功, 一是性逆转个体变

小 , 二是需要更多雄性个体才能维护繁殖的平

衡。这一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渔业捕捞会导致灰

鹦嘴鱼的雄性比例较高的结论。灰鹦嘴鱼性逆转

个体大小变化是一种典型的鱼类繁殖可塑性现象, 

引起可塑性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自身

的遗传, 二是表观遗传[35]。环境是引起表观遗传

变化的最主要因素[11], 美济礁与永乐环礁两者的

环境差异除了捕捞压力外, 最大差异就是纬度差

异, 纬度往往与温度息息相关, 即美济礁温度比

永乐环礁高。高的温度(低纬度)会导致性逆转提

前[35], 经典的解释就是 Bergmann’s 法则和温度大

小法则, 这一法则认为高纬度低温会延迟性成熟, 

性成熟个体更大[36]。以上的论据表明, 正常不受

捕捞压力影响, 永乐环礁灰鹦嘴鱼的性逆转体长

更大, 然而因为捕捞压力的影响, 其性逆转个体

反而更小。性逆转的时间和大小是渔业管理的重

要参数[35], 美济礁的性逆转体长与其他灰鹦嘴鱼

的研究较为接近, 大堡礁中礁盘区性逆转叉长是

226.7 mm[11], 西太平洋岛群密克罗尼西亚的性逆

转叉长是 207 mm[15], 这些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

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研究表明灰鹦嘴鱼为分批繁殖鱼类 , 与

McIlwain 等 [37]在关岛的研究一致, 其研究发现, 

性成熟灰鹦嘴鱼的卵巢切片中存在产后卵泡(POF), 

这一结果直接证实灰鹦嘴鱼是分批繁殖鱼类。本研

究卵径频率分布为连续分布型, 表明灰鹦嘴鱼在

繁殖期是连续不断繁殖的分批产卵鱼类。 

繁殖力是估测种群动态变动的基础, 是阐明

种群补充过程的最主要手段之一, 环境通常是影

响繁殖力的重要因子[38]。本研究发现灰鹦嘴鱼在

美济礁的繁殖力显著大于捕捞压力大的永乐环礁, 

体长和体重的相对繁殖力也均大于永乐环礁。本

研究与纤鹦嘴鱼(Leptoscarus vaigiensis)的研究结

果非常吻合, 保护区水域的纤鹦嘴鱼繁殖力显著

大于非保护区 [39]。在渔业捕捞压力小的环境中 , 

灰鹦嘴鱼的摄食条件好, 生长环境适宜, 生长快, 

投入到繁殖的能量多, 个体的繁殖力就高[40]。鱼

类的繁殖力一般与个体大小成幂指数相关[34], 而

本研究的灰鹦嘴鱼在美济礁与个体大小不相关 , 

在永乐环礁呈显著正相关, 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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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造成 , 同时不同鱼类繁殖力均有各自的特征 , 

与自身的遗传也存在较大的相关性。 

本研究证实了鱼类的繁殖受人类扰动影响而

发生明显可塑性变化, 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鱼类

可塑性研究提供基础参考, 同时也为灰鹦嘴鱼的

保护和管理提供参考, 为岛礁的生态修复提供基

础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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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v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lorurus sordidus from the 
Yongle Atoll and Meiji R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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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lorurus sordidus is a protogynous hermaphroditic coral reef fish that exhibits the phenomenon of 
spawning agglomeration and is prone to overfishing. C. sordidus is one of the most abundant reef fish in coral reef 
ecosystems and is widespread on coral reefs throughout the Indo-central Pacific. The herbivorous characteristics 
of C. sordidus give it the ability to descend and control algae in coral reefs, thereby promoting coral attachment 
and growth, which has a very important ecological val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Yongle Atoll and Meiji 
Reef by dive fishing in July 2020 and April 2021. Samples were brought back to the laboratory for dissection and 
analysis after quick freezing.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 sordidus, such as standard 
length and body weight characteristics, sex ratio, 50% sex reversal standard length, gonadosomatic index, egg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fecundity, with the goal of better protecting and managing this coral reef fis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standard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the Yongle Atoll and Meiji Reef males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females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verage standard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females and the average standard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male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ngth-weigh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ngle Atoll and Meiji 
Reef,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ing W=9.67×10–5×L2.809 and W=7.27×10–5×L2.877, respectively. The male-to-female 
ratios at the Yongle Atoll and Meiji Reef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sex ratios were 1.33 1 and 6.33 1, ∶ ∶

respectively, and the male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Yongle Atoll. The 50% sex reversal standard 
lengths at the Yongle Atoll and Meiji Reef were 151.60 mm and 174.37 mm, respectively, and the sex reversal 
standard length of the Meiji Reef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Yongle Atoll, indicating that the female fish in the 
Meiji Reef did not revert to male until they had grown to a larger siz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onadosomatic index of female gonads at stages III and IV between the two places, which were 1.74 and 2.87 at 
the Yongle Atoll and 1.86 and 2.77 in the Mischief Reef, respectively. The distribution of egg diameter in both 
places was continuous, which confirmed that C. sordidus was a typical batch breeding fish. The fecundity and 
relative fecundity of standard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the Meiji Ree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Yongle Atoll. The fecundity and relative fecundity of standard length and body weight at the Meiji Reef were 
82941 eggs, 545.59 eggs/mm, and 693.52 eggs/g, respectively, and at the Yongle Atoll were 53540 eggs, 328.20 
eggs/mm, and 442.80 eggs/g, respectively. The fecundity of Meiji Reef ha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body 
length and body mass, b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e Yongle Atoll.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fishing pressure had obvious plastic changes in the basic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 sordidus, 
especially the sex ratio and fecundity, both reach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basic reference for fish plasticity research and basic data support for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islands and re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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